
苦 菜

苦菜不算上等的蔬菜，无论哪一家的菜园都不会种

它，只在树林里的矮棘丛中自己偷生着。有刺；味苦而带

甘。可是拿来当莱下饭，总比吃树皮树根好得多。饥荒的

年头，它就变贵重了。但现在是丰年，人家还是抢着采。

这照李老太太的说法：是人们一代代地变下流，口味

都改低，并不是苦菜知道，人家需要它，会自家成了美

味。李老太太是屯里人，又活在贫穷家，下饭的菜，除了

大葱，辣椒，咸萝卜，就是苦菜。苦莱用不着钱买，只花

了半天工夫到树林里去，就可采得满满的一篮。时常采，

时常吃，苦味变成甘味。而李老太太的吃苦菜，也变成了

嗜好。小孙子不吃，给她骂，媳妇儿少吃，也给她骂，骂

他们不识人生的甘苦。

虽说是丰年，而李家只有小小的一片地，就是种下去

的大豆比往年多收三两倍，也不济事。何况城里大豆无

价，简直没人想买。在大连那儿，正一包包地往海里沉，

说是要救救市面。

“可不是救不了，照旧不值钱！”儿子报告了从城里听

来的消息，叹了一口气。同时，李老太太狠狠地骂道：

“那天杀的鬼子呀！⋯⋯”

但是她没有往下骂。因为骂人也要有闲，而李老太太

正忙着出去采苦菜。她提了篮子，匆匆出门，连头也不回

地，好象怕瞧见她儿子的苦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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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便的小树林里，别想采，怕连根也给人家掘去了。

李老太太只得穿过一片荒原，走到那座大松林里去。占了

十几垧地的松林，远远地望起来，象一匹伏在荒原上的野

兽，张大着口，想吞前面的村庄。村庄是荒凉，没有人

烟，已给炮火烧毁了的。而松林可十分苍翠，繁茂，在太

阳光里乐天地摇着头，长啸。

这并非陌生的地方，李老太太往日也尝来过，尤其是

儿时，差不多每天来的。她时常在松林里采野花，捉蝈蝈

儿，有时，也陪着长辈们到林里采苦菜。那一处的苦菜

多，那一处少，现在她还记得很清楚呢。

一点也不错，在那几棵合抱的大松树旁边的矮棘林

里，依旧是苦菜最多的地方。青青的苦菜，多嫩，多新

鲜！她自己笑了。

她边采边想：“多好的苦菜，谁也不上这儿来摘，太

可惜！”可是她又想：“原是的，年轻人都不知道啊。他们

又懒又胆小，怎会来呢？象我这一辈子的，死的死，逃的

逃，还有几个能来？原是的，怪不得的。”

她可没有想到人家怕危险，不敢来。她好象忘记了这

松林里时常有狄兵和义勇军打战的事。

真的，苦菜的嫩绿，使她忘记了一切。但是，苦菜的

嫩绿，唤醒了她的童年。童年虽然穷苦，但过着太平的日

子，太平得象眼前的景物。———

这松林是崇高，空阔，温和，飘渺，真象个梦境！记

忆里的狗尾草，还不是胡须白蓬蓬地依然在绿草间点头

吗？可爱的野藤，还不是涨紫着脸，象在生谁的气吗？那

玲珑的小野花，还是做女孩子时插在鬓上的一样娇媚可疼

的。松枝上的日影儿，正象孩子们在捉迷藏，追着躲着，

一不小心，便跌落在草地上，又在追逐藏躲着。啊！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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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是童年时的活泼有趣的景色啊！她可因为家累，整整有

二十多年不曾到这松林里来了！要是变小了几十年，怕不

会脱了袜子在草地上瞎跳一阵么？可惜现在老了，空有那

样的心。⋯⋯

她胡思乱想着，活泼地俯下身子，避过那迎面打来的

山树枝，又继续地摘苦菜。她往篮里瞧了瞧，把手探了

探，已经实实地半篮多了。那些先采下来的苦菜，叶儿有

点憔悴，怪可怜的。于是她象安慰小孩儿似地说：

“别伤心呀！回家才有凉水喝呢！”

说着，她自己慈爱地笑了，好得意地走进树林的深

处。树林深处的苦菜更多，路也愈不易走。但是，这有甚

么关系呢？前进吧，前面有多好多嫩的苦菜啊！

两只蝈蝈儿，突然从乱草中飞了起来，飞绕在她的身

前身后，闪着白色的纱翅。她用迟笨的手，忙乱地扑着，

可是捉不到。同时，蝈蝈儿已远远地飞进乱草中去了。于

是她恼了，在呢喃着，说蝈蝈儿不用想出许多花样来逗

她，要是她的孙儿跟了来，绝不饶它们那样的自由自在。

更可恼的是，她带来的篮儿太小，小得装不下这满林

的苦菜。现在，篮儿是满满的，手里也是满满的，连抹开

横枝认路的闲空也没有。她只小心着她的苦菜，不饶一棵

留在荒林里。

同时，她的心，正在得意地打算今晚的晚餐：———

今夜晚，这许多的苦菜，都把来下锅吧。许多日子没

有好好地吃一顿了。今晚儿，一定叫富生（她的儿子）买

点香油皮，再买一些上等的辣酱和半斤白面，象有钱人家

的吃法。要是周长柜不肯挂账，那我得自家去，去问问他

可是忘了从前我们家的好处？我们家也是富有过来的。那

时候，可不是饶人家借的借，乞的乞，现在又往那里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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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？虽然一年不如一年，好快地穷下来，要不是鬼子来了

的这年头，大豆卖不得钱，甚么时候欠过人家一文账？现

在叫做没有法，生活可真不好过。老天爷偏又放下这许多

的大豆。下得太多啦！这是时运啊！⋯⋯富生瞧着可没有

大来头，只靠老天爷吃饭。要过好日子，只望小孙儿。小

孙儿可疼，今夜晚多把些苦菜他吃，别饶他整天馋嘴馋舌

的⋯⋯

突然地，从树林密处传来了一阵号声，那是象人的，

又象兽的号声。这声音，惊醒了李老太太的晚餐的迷梦。

她吃惊着，笨重地快跑起来。正象一架半坏的运货车，装

了太多的货物，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过。

那号声越来越近。接着，在松树下，在矮棘丛旁边，

出现了两个狄军的步哨。他们在号着，然而不知道他们说

甚么。李老太太一面请菩萨保佑，一面还想藏躲，可是来

不及了。步哨已经走到她面前了。

“爷爷饶命，我是摘苦菜的，我并不敢为非作歪，我

是摘⋯⋯摘⋯⋯摘苦菜的，我是⋯⋯”李老太太声辩着，

一面掩藏着篮子，好象怕他们抢她的。

步哨哈哈地笑了。他们俩咕噜一下。那较矮的一个板

着脸孔，呼喝了两声，又做手势。

可是李老太太不懂，也没有方法理解他的手势。她吓

得连理解力都给她的菩萨带走了，同时她嘴里依然在呢喃

着菩萨。

那高的哨兵又哈哈地笑起来了。

那矮的抢上一步，伸手抢住李老瞳太的篮子。苦菜都

给翻了满地。看看里面，甚么都没有，他发狠地把竹篮掉

到远远的松林里去。

这时候，李老太太才大声地哭喊起来。这苦菜是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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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！辛苦了半天采下来的苦菜都给丢了！真是“天杀的鬼

子”啊！

“天杀的鬼子！马特皮的鬼子！⋯⋯”她愈骂愈生气，

把满手的苦菜摔在那矮的哨兵的脸上。

但步哨猛力的一拳，把她揍倒。⋯⋯

正闹着，又走来了好几个狄兵，把李老太太围住。他

们瞧着，笑着，效着她的声音咒骂着。又自己咕噜了一

阵，好象在商量怎样处置这老太太的方法。

“侦探，你是么？”一个年轻的狄兵用中国话问。

不幸得很，李老太太只懂得探子，不懂甚么侦探，况

且狄兵又把“侦探”念作“真叹”。她真的不明白，只是

连哭带骂地闹着。

“不懂，你假的！”

狄兵又大伙地笑起来，好象在赞美那年轻的步哨说中

国话说得不坏，连他们都听懂。

但年轻的好象很生气，和那个高个子动手扯开李老太

太的上衣。她反抗，但是没有用。他们人多，力又大，不

一刻完全给剥光了。

在荒林里，在高大的松树中间，陈列着一个裸露的五

十多岁的女人的肉体，越现得可怕，令人不忍卒睹！这简

直是兽性！野兽捉到了捕获物，就是这样缓缓地把来玩弄

死的！

可是哨兵们，尤其是那年轻的，居然还在打开自己的

裤子。于是他们笑声，骂声，争吵声，和李老太太的哭声

相混杂着。同时，松树林回答着一声长长的怒啸。

那年轻的给一个象排长模样的捉住，枪口对着他，迫

他穿上裤子；又命令他和其他的两个，一同捉了李老太

太，走去缚在远远的一颗松树上。那排长自己，拿起了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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枪，瞄准着。这一刻，林里突然静寂起来。没有风声，没

有树语，没有鸟叫，也没有人说一句话。

一瞬间的可怕的静默。———这静默象是默哀，哀悼着

那一个赤裸裸的，缚在树干上的，无辜的被牺牲者。

轰然一声，手枪的子弹无情地飞了出去。接着就是李

老太太的一个惨痛的叹气。接着是狄兵们的欢呼。接着就

是松树的怒啸。接着就是被惊飞在天空的老鹰的凄啼。

接着又是一阵静寂。

撒了满地的苦菜缓缓地憔悴，枯萎，缓缓地枯萎得象

干草了。可是再也听不见李老太太慈爱的声音：

“别伤心呀！回家才有凉水喝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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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
清早起来，他觉得头很沉重，象里面灌满了水银。他

担忧地自语道：

“糟糕，我闹病了！”

闹病应该休养，可是他不能，铁工场不准告病假。

“不是罢，那里是病呢，”他又自慰着，“都是昨夜晚

的梦，把人弄失神了。”

昨夜晚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不认识的一个漂亮娘儿，

和他睡在一起，怪甜蜜的，醒时没有的甜蜜。他还没有媳

妇，虽然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。

他闷闷地，不想吃早饭。把工衣往身上一套，就上班

去。

干活的铁工场在日站，而他却住在小姑屯，这中间隔

着十几里地。早上六点半就要进工场。迟到了，扣工钱。

他不得不起个绝早。

早晨的路上，没有别样人，尽是赶着上班的劳动者。

不过，他太早了，难得碰见个熟人。他的熟人，大半是在

“大厂”干活，而“大厂”，就在小姑屯的近旁，又是七点

钟才开车，这时候，人家还躺在炕上呢。然而，他终于碰

到了：

“早啊，老徐。”

“早啊，小李。”迎面走来的老徐站住了。“怎么老没

瞧见你，这一向可好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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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的。”

“这么早，上哪儿去？”

“上日站，我在日站的铁工厂干活了。你呢，不是上

班罢，这么早？”

“别提上班，提起来真讨气！”

“怎么的？”

“我昨天给撵了！”

撵了？这可真了不得！倒底怎么啦，“大厂”一收归

“满铁”，甚么都变了，老是撵人。撵了小李自己，撵了小

李的许多朋友，现在又撵老徐，“大厂”可真变了⋯⋯

“那末，你怎办？”

“没办法啊⋯⋯”停了一下：“再见罢，别让你误点

了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，再见。”

夏天的太阳起来得真早，把电灯杆长长地倒映在大路

上。小李怕迟到，急赶着走。而列车从“总站”驶来，哗

啦哗啦地阻住他，不让他过三弓桥。

倒霉！真倒霉！这可不迟了！迟了！他站住，在干着

急。

他真的迟到了，可是头儿没发觉。

像偷儿，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车位去，开始他的

活。

今天的活，尽是些小螺丝钉，干起来很费神。他只得

打起精神，细心地干。

干着，干着，耳朵里涨满了皮带声，发动机声，切铁

的咝咝声。

头很沉重，怪痛的。

可是他还是干，干，吃劲地干，干得又快，又熟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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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小李，真不错！”

头儿夸奖他。他得意。他想做得更好。可是———

啊？太险了！一不小心，他的指头差些戮在切铁刀

上，那轮轴上飞转的发光的切铁刀！

可真昏了脑袋吗？⋯⋯他骂他自己。

可是，手里的螺丝钉变活了，变成一条毛毛虫。接

着，变成二条，三条，变得模糊了，瞧不清了。

瞧不清了。机器，连人，连屋子，连他自己，都瞧不

清了⋯⋯他昏倒了！

醒转来，他才知道自己斜倚在事务处的靠背椅上。鼻

子里满是亚莫尼亚的臭味。他作呕。

“小李，怎么样，好些吗？”事务员问。

他定了定神：“我怎么啦？”

“哈哈！不知道么？你闹病，中暑了。”事务员带笑

说。

事务处的门开了。头儿走进来：

“醒了！醒了！还干活不？”

很想干，倒是他的病体不让他再干。

事务员帮着他，叫了部马车，拉他回家去。

热毒的太阳光，又强又硬，隔着车盖，还刺得人怪

痛，马车马的铁蹄，踢起路上的灰尘，同着一阵阵的热气

没命地往车门里扑，好难受的。

怎么老不到家呢？他厌烦了。而他的头老是痛。

好了！那不是小姑屯大街吗？小姑屯车站对过的那家

生果店，桌子摆到大街上，一边放了一只大冰糕桶。一个

店伙站在桶边，使劲地摇，一面喊：

“冰糕，冰糕，新鲜的冰糕！”

他的马车打前面经过，那店伙喊得更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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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傻家伙！”他也觉得好笑。可是头痛得利害⋯⋯可是

还没到家⋯⋯

他想睡，合上眼。

不知不觉地，可就到了家了。

他把仅有的四毛钱给了车夫，便将身子掉在炕上。

火红的脸，灰白的嘴唇，失了光采的眼睛，没有气力

的四肢。这些都不是他原来的。他唉唉唉地躺在炕上———

就这样，真的病倒了。

隔邻的好心的周老太，知道他闹病，跑了过来：

“怎么啦，李哥儿？早上出去，好好的，怎么就闹

病？”

小李不是医生，没有进过学校，也不知道怎么好好的

人会闹病。

而周老太还是：“怎么好好的就闹病？好好的怎么就

闹病？怎么⋯⋯？”

小李想敷衍她，可是，觉得路上的灰尘和热气，好像

一齐往他头上冒，很不好过。他唉唉着，越唉越利害，又

昏了过去。

H�

他觉得额上难堪的疼痛，象火烧，想扑灭，可是他的

手给捉住了。他听到：

“醒了，醒了，”是周老太的惊喜的声音。

“醒了！”是另一个老娘儿的回响。

他睁开眼———原来是巫医婆赵大娘。

巫医婆这花名，是屯里小学校的韩先生送给赵大娘

的。小李从别人口里听到了，觉得这花名很有趣，就跟着

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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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下子，他明白了。他知道他的前额上，贴着三个小

瓦罐儿。两个像大姆指般大，另一个，还要大些。那大的

安置在前额的正当中。两个小的，一个在左额角，一个在

右额角。那些小罐，里面烧得滚热的，给倒置着伏在他的

额上，罐口把额皮吸得紧紧地，痛得像火烙。

他完全明白了。那是周老太请来了赵大娘，救醒了他

的。赵大娘会符咒，而近年来符咒不大灵了，她又替人家

诊诊病。

真是名符其实的“巫医婆！”⋯⋯小李想。他觉得韩

先生真聪明，“巫医婆”这名字真有趣，自己失笑了。

韩先生说：赵大娘的医病“全是原始的治疗法”，很

危险，要不得的。小李觉得这话对。可是没有钱，那里能

够请洋医，进医院养病呢？他不得不相信赵大娘的“原始

治疗法”。⋯⋯

总之，无论如何，只这“巫医婆”三个字怪好玩，他

又不觉失笑了。

“怎么笑？觉得好过？是吗？不是吗？”

周老太老是要问人家，问得人家无法对答。他怎能觉

得好过呢？他的头痛，腰痛，腿痛，全身都痛！还有前额

那安置了三个小瓦罐儿的前额，更痛得发麻！

“赵大娘，赵大娘！”他叫。

“怎的？”

“这头上的东西⋯⋯”

“头上的东西？”

“这小罐儿，额上的，能不能拿掉？”

“不！等它热气退，自然跌下来的。”

“可是痛啊！”

刚说着，他的身子一动，左额角的一只跌下来了。

·猿员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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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！轻松得多了！他觉得。

接着那两只也跌下来了。

啊！真轻松得多啊！⋯⋯可是不轻松的事情又来了！

“来，周老太，你帮我。还有你，”赵大娘转向小李，

“李哥儿，你自己把裤管卷起来，卷到膝盖上面。”

小李不知道干甚么，只听从她的嘱咐。

“李哥儿，你伏着，别动！”她又对周老太：“老太，

你握住那大腿，要握得紧！两支手合起来，瞧，这样握，

才有劲！”

这样握，在小李的腿弯处，露出了青青的大血管，在

跳动。

而巫医婆赵大娘，对着血管，用指头画了画，象是用

魔法来麻醉病人的神经。她画了一会，又从那宽大的袖子

里，拿出一根小竹管，管里抽出一根长针儿，又粗又长，

使小李不禁忆起儿时在村里习见的穿牛鼻的铁针儿。

“干吗？”他失惊了。

“放血。”赵大娘说。

“放血是这样放的吗？”小李怀疑了。

“当然是的！”她不高兴地：“放不放由你，你说不，

便拉倒，病的是你自己啊！”

“怎么不？要放的！”周老太又问小李：“你这么大了，

还没有瞧过人家放血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

“你放心罢，不危险的，谁昏了谁要放，等灵验。”

不错，这种“原始的治疗法”，在这屯里是很流行的，

而且是没钱人的唯一治病的方法，每当暑天，街上很容易

瞧到人们的额上，有三个圆圆的赤褐色的烙印，象小李那

样的，那大都是赵大娘的功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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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致全坏罢，大家都信她的。”想着，小李不说话

了。

“赵大娘，你放罢，放罢，他年轻不懂事。”周老太在

恳求着。

巫医婆赵大娘点点头，又命令周老太按住小李的腿

儿：

“使劲儿，别乱动！”

跟着这警告，赵大娘用那根大铁针，刺进血管里，刺

有寸来深，像一个医学博士打药针的样儿。跟着鲜血像泉

水般喷了出来。

可是小李疼痛得心都碎了，眼泪直流，又昏了过去。

“这才好，人发昏，是因为血太多了。”赵大娘还在向

周老太解释。

在将针第二条腿的时候，小李 醒了，在挣扎。

“别再针了！别再针了！让我病死好了！我不要放血

啊！”他又嚷道：“痛啊！痛啊！我不要放血啊！”

当夜里，小李的病变沉重了。

那是在夜晚十一点多钟。小李在梦中觉得冷，冷得在

发抖。

“冷⋯⋯啊！冷⋯⋯啊！”但是屋里只睡他一个人，谁

也没有听到这凄楚的颤声。

“冷⋯⋯啊！冷⋯⋯啊！”

屋外的月亮，好像受了感动，从纸窗隙钻进来，投射

下慈和的光波，想抚慰他。

“我真冷啊！”他清醒了些，又在抖着声音喊。

仍是没有人听到。

他没有爹妈，没有媳妇，没有同住的友伴。

他颤着身体，爬了起来，糊里糊涂地摸到一条棉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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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盖上，卷得紧紧地，可是还觉得冷。而他再没有力气挣

扎着起来了。

冷！冷！像在雪地里般冷！他尽打颤着。

可是不一会，他又在被窝里喊热了。

就是这样，一会冷一会热，自闹了一整夜。

屋外的夜是热闹的。有水银般的月光，音乐般的虫

语，软的风，情的狗吠，沾了露珠的菜圃和树林，熟睡的

低矮的院落，耸立在夜空里的“大厂”的烟囱，黑黝黝地

像一根鞭苔人类生活的大鞭子———外面的夜实在是热闹

的，动人的。可是这动人的六月之夜，更衬出屋里的小李

的凄清。他不禁哭泣了。

冷一会，热一会，又哭了一会。即使这一下子小李真

的死了，也不会有人来理他呢！

病把他变成脆弱，多感。

病使他忆起失踪的父亲，想起了跟别人走的母亲。这

时候，要是有个亲人，他该怎样舒服啊！

但是，没有，自从做了小学徒以后就没有了。他的童

年是在铁锤和师父的拳头下度过的。他从学徒，而工人，

而现在，已算是个技术很好的青年劳动者。他懂得生活，

他从不示弱于压迫他的一切。可是现在，他变脆弱了，他

给寒热病虐待得流泪了。

就这样，他哭了一会，又热了一会，冷了一会，直闹

到鸡叫。

铁工场的同伴老陈和老薛顺便走来瞧他的病。

“啊，小李，病好了罢？”老薛说。

“不———不能好啊！”小李带颤地说。“昨夜里，闹了

整夜寒热。”

“寒热症？”老陈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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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不是！”

“噫，病了一天，就瘦得这样儿！”老薛伤感地说。

“这寒热症利害，我知道。我闹过一趟，后来吃了金

鸡纳才好。”这是老陈的经验谈。

“那末，小李，你也买金鸡纳吃。”老薛提出他的意

见。

可是，在这小村镇上，一瓶金鸡纳要二块钱。小李没

有钱，老陈老薛也一样的没有。于是，这正确的提议便在

大家束手无策的静默中搁置了。

在谈话中，他们得到另一个结论：那就是小李应该找

个代工，然后才能保得住他的位置。

“好的。”小李同意了。“请你们顺便告诉老徐代工去。

你们认得老徐？他住在西边那条街的。”

老薛说他认得，还是他的老乡呢。

“不过，小李，你这病必要金鸡纳。真的，别忘了金

鸡纳，小李！”临走，老陈这样叮咛着。

H�

金鸡纳，这病必需金鸡纳，可是金鸡纳每瓶要二块

钱，而小李没有钱，这怎么好？

想着想着，他又遍身滚热起来了。

过了一会，他又是：金鸡纳，金鸡纳，这病必需金鸡

纳

想着金鸡纳，他注意到他的簇新的工衣那是铁工场发

给他穿的。他想当了它，但是没有人帮他当。

而寒冷又袭击着他了。

直至将近中午，他还在想买金鸡纳。

恰巧周老太进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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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李哥儿，今天怎样？好些？不好？”

“多谢你，周老太，”小李说。“我想劳你一件事。”

“甚么事？”

“劳你当件衣服。”他指着挂在壁上的工衣。

“怎么你也当衣服？”

“想买药，没有钱。”

“可是想还赵大娘的药钱？那倒别急。我告诉她等你

病好了再还。不一样吗？”

“不是那个，我还想买点别的东西。”

周老太想了想：“那你要多少？”

“二块，多点更好。”

“傻孩子，那衣服能当这么多吗？”周老太笑了，又接

道：“要是想钱用，我替你借些，你可要不要？”

“要的，要的，只怕没办法。”

“瞧罢。”

周老太去了许久，和赵大娘一同回来。

啊，又是那个巫医婆！这趟小李不觉得那花名好玩，

倒有点怕她了。他怕她又会从袖子里拿出那穿牛鼻般的铁

针儿。

但是不，赵大娘只问：

“李哥儿想借钱？”

“对了，”小李答。“我病了，工钱不能预支，一个子

儿零用都没有。”他不敢说到金鸡纳。

赵大娘听了，用精细的眼光，考察着小李，有意沉默

了一会，才道：

“那行。不过要说明白。”

“那自然，应当给利息的。”

而赵大娘微笑，好像笑小李不懂借钱的规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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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照理，”她说。“借钱应该有保人。不过，我瞧你还

老实，又是怪可怜的，一个小伙子在外边，没有个亲眷，

又正闹病，太苦了，我算是做点善事，借给你罢。”

“是，谢谢大娘！”小李不禁感激她。

“那末，我们要说明白。想借，必要立个字，写明白

借多少，利息多少⋯⋯”

“别说，这个我知道。”

“好的。那末想借多少呢？”

“二块，多点更好。”

“二块，不够罢，饶我替你算算罢：买药的，请医生

的，还要除去利息，养病也要买些好吃的东西，还要⋯⋯

还要买些⋯⋯没了罢，就是这样，也得十块八块。我想，

借给你十块罢，横竖病好了，你怕不能还吗？”十块就十

块，多了可多买些金鸡纳。小李想着，答应她。

周老太瞧瞧没有自己的份儿，赵大娘也不请她当保

人，一气恼，只说家里有事，走了。

“就是这样，”赵大娘说，“我回家带钱来给你，你好

好养病吧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摆摆小脚儿，又转回来：“到底

你的病怎样，可好些？”

小李告诉她昨夜晚痛苦的情况。

“讨厌，讨厌！”她皱皱眉说，往屋里走了两步，像要

诊病，可是又停住：“这下子我且不诊你，回头再细细地

诊罢。”说着，撇开小脚儿，屁股左一摆右一摆地出去了。

过一会，正当小李又在发寒热的时候，她来了，后面

跟着个男人。那人矮矮的，穿着一套不三不四的洋服，没

有领，也没系领带，象个习见的小工头。

“李哥儿，李哥儿，我来了。”

“来了，很好。”小李颤声说：“我，我冷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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